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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社会个体化: 春节流变的叙事与隐喻
———基于一个鲁东南乡村春节的政治社会学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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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春节是社会生活的展演场，是展现社会变革的舞台。乡村社会变迁推动着乡村春节流变; 乡村
春节流变亦会映射着乡村社会变革。春节流变的直接感受就是“年味”淡了，年味变淡体验的背后却是春
节所展演的乡村社会变革及其所承载的传统文化变迁。在社会转型期，乡村春节流变无不折射出乡村社会
个体化的隐喻。在乡村社会个体化进程中，个体从传统社会范畴和义务中“脱嵌”而出，过着“自我”生
活，“靠自己而活”，“为自己而活，为自己而死”。目前个体化的乡村社会亟需通过国家整合与社会整合的
路径，实现个体化的乡村社会“再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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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起源于我国传统农业社会，乡村社会自然便是庆祝春节活动的舞台。历史时空下的乡村社会
不断嬗变，春节之礼俗也不断丰富与变革，回应着乡村社会发展，承续着中国文化。可以说，社会发
展驱动着乡村春节流变，乡村春节流变映射着乡村社会的变迁。由于春节承载着一定的政治社会意
义，乡村春节流变必然反映出乡村社会生活及其社会意识的变迁。

一、记忆中的传统乡村春节

春节是辛劳了一年的人们最为期盼的节日，也是我国传统礼俗集中展演的 “狂欢节”，承载着浓
重的政治社会寓意。进入农历腊月，春节脚步声由远及近渐渐在人们的耳边响起，人们怀着无限喜悦
心情，内心充满了期待，每个人步入春节心理准备期，为过好春节做着谋划。转眼间，时间延至腊月
二十三，过年仪式渐渐拉开了帷幕，“除夕和正月初一”达到高峰，直至正月十五 “元宵节”，才算
结束。
“辞灶”为春节的起始，“辞灶”的日期在村庄里各异，有的人家腊月二十三，有的人家则腊月
二十四，据村内老人讲，“我们这里自古以来就存在着 ‘官辞三，民辞四’的习俗”。“辞灶”这一
天，每家每户都兴高采烈地制备晚上 “辞灶”用的供宴。每家的辞灶仪式都安排在晚上，在灶台上
摆好各种食物，其中必有一种特别粘的麦芽糖做祭品，当地人称之为 “辞灶糖”。村民们希望吃了
“辞灶糖”的灶神用甜甜的嘴巴向玉皇大帝讲些 “甜言蜜语”以企盼降福，同时，也希望用 “辞灶
糖”的黏稠性粘住灶神可能向玉皇大帝讲自家坏话的嘴巴以期盼驱祸。人们在灶台旁边的墙壁贴上
新的灶神画、各种与民生有关的神仙图与春耕图，在灶台下方的地面上放好几卷印有方孔钱币印迹的
烧纸和一些黄豆秸秆，这些“钱”是给灶神上天言事的盘缠和馈赠。“辞灶”仪式的准备工作做完之
后，在庭院里燃放一挂鞭炮，祭灶仪式正式开始，男性家长将灶台上的贡品用筷子夹一点放到灶台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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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上，之后便点火焚烧准备好的烧纸，最后由男性家长带领男性家庭成员向灶神叩头，恭送灶神上

天过年，期望明年给自家带来好运。
“辞灶”过后，每家都在为过春节做着各种准备，清洁庭院，拆洗被褥，蒸制食物，书写春联。
写春联是一项村庄的公共活动，由村集体统一组织，通常由村干部组织村里有毛笔书法的文化人，在

村小学的教室里免费为村民书写春联。除夕临近，来这里写春联的村民川流不息，孩子们在这里打闹
嬉戏，村民们在这里挑选着新年祝词，在淡淡墨香之中飘荡着欢声笑语。除夕之前，村民们纷纷去赶
“年集”制备各种年货。在一年之中规模最大、商品最多的集市里，长幼熙熙，人流攘攘，议价声阵
阵。村民们满载过春节所需的年货笑容绽放，孩子们抱着自己喜欢的玩具笑语盈盈。在一定程度上，
年集也是乡村的“公共空间”，久违的不同村庄的朋友在年集相遇，在欢闹鼎沸的杂音笼罩下喜悦地
交流着这一年的欢喜和经验及下一年的展望和践行。
“上坟”是春节期间乡村最重要的祭祀仪式，每家都会准时给逝去的老人上坟。由于历经数次政
治运动，村庄家庙早已破旧不堪，家庙所承载的文化寓意也早已淡忘。每家只是去自家坟茔上坟。上
坟表达了对祖宗先辈孝敬和怀念之情，体现着 “百善孝为先”和 “慎终追远”的传统观念，同时也
是祈求祖先神灵保佑其子孙后代兴旺发达。每家都制备一桌丰盛的酒席，带上印有古钱痕迹的烧纸和
鞭炮，领着本家男性成员，去本村公共墓地的自家坟茔祭奠祖先。人们通常用扁担挑着装有供奉先祖
过年酒席的木匣徒步前往墓地，几乎没有人用机动车代步去上坟，以免打扰祖先的灵魂。几乎所有家
庭都在腊月二十八左右上坟，这几天去坟地的道路上，人们络绎不绝，平时许多很少见到的人出现在

彼此的面前，相互打着招呼，彼此寒暄着。北方冬天的墓地没有半点绿色，光秃秃坟茔高低散落在西
下的斜阳中，伴有阵阵鞭炮声的凛冽寒风中飘舞着纸钱焚烧后的烟灰，凄凉肃穆的氛围笼罩着坟地。
穿过布满凌乱枯草的墓间小道，找寻到自家坟茔后，家长会告知他的后代这是谁的坟头，好让他的后

代记住，当看到和自己一起共同生活过已逝去的亲人坟茔时，逝者的音容笑貌就会立刻浮现在眼前，

对他们充满了无限的无奈哀思与深深怀念。随后给每位逝者摆上过年酒席，燃放鞭炮，祝愿他们生活
幸福，祈求他们的在天之灵保佑其儿孙万福。祭奠完毕后，从辈分最高逝者开始依次叩头作揖行礼。
上坟祭祀仪式结束后，通常会在本村的墓地里游走一番，与同来上坟的同村人共话先辈生活经历，缅

怀过去，感想连连，宗族与村庄共同体意识油然而生。有的人家还会连续三年把新去世的老人请回家
中一起过年，以寄托对逝者的无尽哀思眷恋，抚慰家人因突然失去亲人所带来的感情创伤，同时也体

现着家庭共同体意识，传递着传统孝道文化。春节上坟祭祀祖先是一种神圣的仪式，具有重要政治社
会内涵，培育“家”的意识，理清“自己来自那条河”的流向，教化后人饮水思源，尊祖敬老。
除夕下午，每家会把写满新年祝词的春联贴在门上，“福”字布满庭院，满园飘红，气氛浓浓!

华灯初上，一家人或在炕头或围着火炉忙于包正月初一吃的饺子，夜话徐徐，笑语阵阵，其乐融融。
孩子们整理着新年穿的新衣服，盼望着新年的美食及玩耍的快乐，过年的急切心情溢于言表，高兴至

难以入眠。当时钟指针转到正月初一零点以后，男性家长会起床“发纸”，鸣放鞭炮以驱恶求吉。
“爆竹声声除旧岁”，在响彻夜空的鞭炮声中开门纳福，初一拜年活动便拉开了序幕。初一拜年
是按照传统儒家血缘伦理关系差序展开的，拜年首先在家庭内部进行，晚辈给长辈拜年，平辈间也相

互拜年祝福，尔后“三服”内家庭成员彼此拜年并聚集为群，去给未出 “五服”的长者拜年，最后
则给五服之外的长辈及亲朋好友拜年。拜年的人群在村庄曲折崎岖胡同里来来往往，川流不息，相互
问候着，彼此祝福着，脸上岁月侵蚀的 “年轮”在愉悦笑容中绽放着，那些人际间曾有的不和谐皆
于谈笑间灰飞烟灭，休戚与共的社群意识自然而然萌发。在拜年习俗中，我国固有的家庭伦理、宗族
观念、乡村共同体意识及浓浓乡土情义得以淋漓尽致地展现、强化与延续。新年朝阳初上，外出拜年
的人们相继回家吃饺子，吃饺子前要端一碗热腾腾的饺子到庭院和各个屋里进行祭奠，让各路神灵先

吃，以祈求神灵给自家带来好运，彰显着对神灵敬畏之情。早饭后，穿着漂亮新衣服的孩子们三五成
群地在村庄里的街道上做着游戏，打闹嬉戏，天真烂漫，童真醇醇。大人们则会到相熟相知的人家喝

2 社会科学战线·2014 年第 6 期·城镇化背景下乡村文化研究



茶聊天，交流各自所知信息，评说村庄里的家长里短，评判各家的是非得失，评论村庄里的公共事

务，展望新年里的生活愿景。在春节串门聊天中信息得以迅速传播，村民们制造着自己乡村特有的
“公共空间”，形成具有强烈束缚力的道德舆论场域，乡村生活中各种现象的是非曲直得以论说评判，
乡村生活规范共识得以进一步达成，乡村传统道德得以强化。天色渐暗，兄弟朋友相聚喝酒聊天，酒
过三巡，醉眼迷离，肺腑之言切切，血缘情义浓浓，皆沉浸于忘我的亲情友爱之中。
初一过后，村民开始走亲戚，已婚人们通常先去父辈姻亲及外婆外公舅舅家拜年，其次去给岳父

拜年，最后走姑姨家以及其他较远的亲戚。春节走亲戚，巩固着人际关系纽带，加强着村民与外界联
系，扩大着家庭生活人际关系网络，编织着家庭生活安全网。
正月初一至正月十五元宵节，村庄会有各种公共活动。村大队会组织村里的年轻人利用年前冬闲排

练一些具有乡土特色且具教育意义的地方戏“吕剧”剧目在年后持续演出。演出的服装道具皆由村集体
出资置办，演出的舞台非常简陋，没有舞台灯光，没有舞台布景，就是自导自娱自乐。演出的那天晚
上，邻村的村民早已获知演出的消息，从四面八方汇聚在戏台前等待好戏上演，戏台前人头攒动，目光

交汇，使陌生者相识，相识者相熟，相熟者相爱。戏台上戏说着现实生活，戏台下展演着生活故事。在
娱乐设施匮乏的年代，春节期间每晚的露天电影放映便成为村庄的重要文化活动。晚饭后，孩子们便早
早地抱着自家的板凳去露天电影放映场占位子，嬉闹着圈画着自己的“地盘”，谈论着昨晚看过影片的
情节，比较着用自己压岁钱买的简陋玩具。天色渐渐暗淡下来，露天电影场聚集的人也越来越多，有的
人站在最外层，有的人坐在附近的废弃墙头上，有的人依偎在旁边草垛上。俩人成双或三五成群的年轻
人用年轻人的语言挑逗嬉闹，乐此不疲，感情日炙，有的成为情人，有的成为爱人! 田野戏台与露天电

影场成为村民娱乐场所和增进人际交往平台，在春节氛围下不断上演着乡村生活故事。元宵节过后，春
节就正是结束了，人们的生活进入正常轨道，开始忙于生产与生计。

二、乡村春节流变的叙事

伴随我国社会急剧转型，人们切身感受到乡村春节正在悄无声息地发生着变化，传统年味变得越

来越淡薄，承载着传统文化与社会价值的春节正处于变迁之中。
市场经济发展，乡村物质生活更加充裕，“忙年”变得轻而易举，许多年货不再需要像物质匮乏

年代那样自己亲自制作，如今人们无需为置办年货奔波辛劳，几乎所有过年的必需品都在商场、超市
里购买。春节期间，人们游走于各购物场，购买着琳琅满目的各种时兴商品，“勤俭节约”的传统生
活观念正被“好好享受生活”的消费理念所取代。城市生活样式及消费主义观念渗入乡村生活的每
一个角落，体现在村民，尤其是村庄年轻人的日常生活中。“打工”回家过年的年轻人展演着城市消
费文化及其生活方式，他们穿着时尚服装，玩着最新款手机，驻足在各家超市间，购买各种自己喜爱

的年货，修改着乡村春节传统习俗。村民门前停放的不同品牌的汽车标识着这家主人的财富，空中绽
放的绚丽烟花在炫耀着燃放人家的富有。可以说，春节既是购物消费的狂欢节，又是乡村炫富的竞技
场，借助物质性消费与竞争性炫富，进行着社会性身份的自我确认。
年前上坟道路上，很少见到带着孩童挑着担子步行上坟祭祖的村民，人们或骑着自行车，或骑着

摩托车，甚或开着汽车上坟，匆匆无言而过。坟地里散落着冥纸燃烧后的灰烬，坟茔前枯草里洒落着
祭奠的饭菜，天空中飘舞着鞭炮爆炸后的纸屑，整个墓地显得空悠悠，无人驻足游走，无人相对话凄

凉。现代教育普及与科技理论影响，人们不再迷信神灵鬼怪，对人之生死有着更为科学的世俗化认
知。对于上坟祭祖，人们也有一种世俗化的理性认识，逝者已去，一切皆空，生活除自己努力外皆无
所依。既然逝去老人不能为其子孙后世提供护佑，他们的灵魂也难以对那些不肖子孙实施惩罚，敬畏
祖先的礼教自然显得空洞无物，如今上坟业已成为一种象征形式，甚或负累。一定程度上，在这种互
惠理性至上观念影响下，老人再没有原先的威严，社会地位也变得无足轻重，传统敬祖孝亲的孝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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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日趋弱化。
除夕之夜，没有了大家庭的炉边夜话和促膝交谈，代之的却是都市娱乐电视节目笼罩下小家庭成

员的嬉笑。零点的时钟敲响后，黑洞洞的夜空闪烁着点点亮光，稀疏的爆竹声在夜空里回响，之后便
进入一片肃静，悄无声息。天已破晓，大部分村民此刻才刚从温暖的被窝里起床，在庭院里，大人们
草草地“发纸”，燃放鞭炮，短促的爆竹声再次响起，孩子们则依然睡在梦乡，外面的爆竹及其拜年
时能够获得的零食再也激不起他们的兴趣。在物资充盈的今天，春节更是村民们享受天伦之乐的重要
形式，几乎无人像过去一样早早起床在冰冷的寒风中披星戴月去拜年，也没有人喜欢在温暖舒适的被

窝中被人叫醒，人们更多的是在追求着个体生活的幸福，将个人感受作为生活重要准则。
太阳初上，在噼哩啪啦地阵阵稀疏爆竹声中传来了拜年人群依稀的脚步声。街道上拜年的人们匆

匆寒暄而过，本是同村人，如今大多却似曾相识。短暂的拜年喧闹之后，空寂的大街仅有几个行人在
移动，听不到孩子们追逐嬉戏的童音，看不到大人们热情真诚的群聊，村落再次恢复了寂静。拜年群
体已突破传统亲属制度的意识形态，跨越宗族界限，更多是以个体关系为纽带组成。拜年对象几乎不
再完全按传统血缘伦理差序展开，而是超越血缘纽带按平日交往疏远关系及其对自身未来生活影响重

要程度进行选择。每个村民醉心于经营巩固着自己在村庄的个体人际关系网络，初一拜年更具有对某
些拜年对象进行感情投资与积聚 “社会资本”的动机，以期将来获得某些回报和便利。现今拜年呈
现出更多的理性主义考量。
同正月初一相比，初二的街道则繁忙了许多，村庄里的商店超市都已开门营业，甚至各种酒和礼

品盒堆放门前路边任由准备走亲戚的过往顾客挑选。带着礼品走亲戚的村民竞相穿过村里的街道，川
流不息。现今，村里的年轻人结婚后即刻分家，组建自己的 “小家庭”，过着 “方便”与 “顺心”
的私密性生活。正月初二，已婚男人携同妻子带上礼物给岳父拜年，然后便是其他姻亲的相互拜访，
一直大约延续到正月十五。在村民生活中，小家庭几乎都在苦心经营着 “实践性亲属关系”，将姻亲
关系纳入个体人际关系网络的核心区域，在某些程度上，姻亲关系甚至超过宗亲关系。在一定意义
上，这种现象反映出小家庭夫妻关系中女方地位的上升、传统血亲宗族意识的消解及其传统宗亲血缘
关系的衰落，同时强化着同计划生育政策一致的生育观。
非集体化后，在经济体制转型背景下，政府对乡村进行一系列改革，特别是农业税取消后，村干

部的地位与权威下降，村委会作为乡村治理主体已显得力不从心，再也没有能力与内在动力提供某些

公共服务，满足个体成员的生活需求，以强化成员个体对村庄的依附性。以前每家每户的春联均由村
委会出面组织人员统一为村民免费书写。在接受这种村庄公共服务时，村民能够感受到村庄共同体之
温暖，体验到春节特有之氛围。现今这种公共服务已不再有，村民们要么用毛笔自己书写，要么就找
写字相对好的村民代写，甚至干脆到集市上购买春联。以前由村里某些体格健壮的年轻人构成的春节
夜间村庄巡逻队已退出了人们的生活; 给村落带来浓浓春节气氛由村民们自导自娱自乐的乡村戏曲演

出早已成为村民们的历史记忆; 给村民带来回味无穷生活故事的春节露天电影业已成为饭后回味过去

的谈资。现今，村委干部们既没有资源也没有动力去关注村庄事务，村民既没有闲暇也没有心思去参
与村庄共同体公共事务，正如某村干部所说: “村里发生刑事案件就直接拨 110，民事案件就去司法
所解决，以前由村集体提供的各种公共服务现今由上级对口政府职能部门提供。现在人人都更加实际
了，年轻人都忙于打工挣钱，关注于自己的生活，哪管他人瓦上霜了。”非集体化后市场理性觉醒，
从村集体“脱嵌”而出的个体与村庄共同体纽带断裂，“乡村文化公共性消解”①，个体必须为自己
生活负责，村民趋于理性化与个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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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乡村春节流变的隐喻

乡村春节流变是伴随社会变迁自然而然发生的社会现象，乡村社会变迁自然会推动乡村春节流

变，乡村春节流变亦会深刻反映乡村社会生活及生活于其中的人们思想意识的变迁，映射乡村社会深

刻变革。春节流变的直接感受就是年味淡薄了，年味变淡体验的背后却是春节所展演的乡村社会生活
变迁及其所承载的政治社会文化变化，如今的乡村春节不断展现出追求个体物质满足与生活享受的人

生观、去集体的个体至上的价值观以及理性务实的世俗化的世界观等个体化趋势。春节流变无不折射
着乡村社会个体化的隐喻。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主导的市场化改革快速推动，中国社会步入传统向现代的急剧转型期，在现

代性意识冲击之下，个体—社会—国家关系正经历着结构性重塑。在不可逆转的现代化历史趋势下，
乡村社会正悄然发生着深刻变化: 个体的崛起，“个体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社会关系结构，导
致了中国社会的个体化。”①

“现代性”下乡确立起“个体自我”意识。在现代化浪潮冲击之下，传统乡村社会价值规范不断
“去魅”，从集体主义意识形态走向个体主义世俗话语，乡村社会现代性 “个体自我”意识觉醒。在
乡村社会里，现代性个体权利观念、理性功利性主义行为逻辑以及物质消费主义的生活态度大行其
道。村民们纷纷追求自己的独立性，捍卫个体权利，希望用自己的努力奋斗实现个体幸福。集体至上
的意识形态几乎成为村民们实现个体意图冠冕堂皇的外衣，他们不再相信传统集体主义的说教，也不

指望在生活保障上长期缺位的遥远国家会大发慈悲，唯一坚信的是每个人必须完全对自己生活负责的

理念。乡村社会生活蜕变为个体谋求生活存在而不得不进行必要合作的利益交换网络，更多地充斥着
少有传统道德的精打细算的喧闹。乡村社会公共性不断被外在的个体利益诉求 “殖民化”，“为自己
而活”的个体主义成为人们当然的行为信条。乡村社会呈现出非集体的个体化状态，在这种非集体
的个体化乡村社会里，以个体物质满足为核心的幸福观以及以个体利益至上为出发点的价值观具有了

合法性地位，成为乡村个体的普遍性追求，人们以个体为核心编织着、经营着、巩固着乡村社会人际
关系网络，将能否实现个体权利与过上个体幸福生活作为思考问题及其处理事务的出发点。
乡村社会流动性扩展个体的崛起空间。乡村社会不断增强的流动性将个体从狭隘空间解放出来，

进入流动性的陌生世界，过着自我负责的“流动的生活”。人民公社制度解体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实行后，国家权力从乡村社会回缩，农民从集体化体制束缚中解放出来，享有较大程度的个体自由，

但自由迁徙权依然受到种种旧有体制限制。伴随市场经济的繁荣发展，急需大量流动的劳动力人口，
1985 年国家对户籍制度进行适度改革，施行城市暂住证制度，允许农民流动到城市，寻求个体生存
机会，谋取自己的幸福生活。为增加家庭经济收入，大量农民离开村庄到城市打工赚钱。流动的农民
务工洪流驱动乡村社会空间走向开放，致使广大乡村社会融入现代化所带来的流动性当中，强势的现

代性持续冲刷着乡村社会传统性的壁垒，乡村社会关系、价值观念以及行为方式不断被重塑。处在流
动时代的乡村社会中，一方面广大农民具有大量拓展个体生存空间的机会，生活不再完全依赖于村集

体，逐步摆脱了魏昂德 ( Andrew Walder) 所说的 “组织性依附”，同时村庄集体意识以及乡村传统
也失去对个体的束缚力，人们从村集体之中“脱嵌”出来。另一方面，“脱嵌”的个体处于现代化造
就的流动社会中，过着“流动的生活”，一切都充满不确定性，每个人必须成为 “奋斗个体”( triving
individual) ，为自己的生活负责，“为自己而活”，“靠自己而活”。个体才是 “我的”存在，除此皆
为虚无。在流动的乡村社会中，大部分村民过着 “流动的生活”，“生活在永不确定环境下的、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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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性的生活”①，长时间在外工作，忙于挣钱养家糊口，无暇在乡村驻足逗留，相互间近乎无接触
交往的时间，邻里关系日渐疏远，旧有的某些公共空间成为历史记忆，乡村传统道德舆论场域消弱，

无力匡正是非曲直，乡村公共事务淡出人们的视野。现如今，大部分村民更多地关注个体生活，对乡
村公共事务保持“理性的无知”。
“个体化显然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乌尔里希·贝克 ( Ulrich Back) 、齐格蒙·鲍曼 ( Zyg-

munt Bauman) 等西方学者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进行深入考察，提出了 “个体化理论”，用来解
释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个体化现象。他们认为，个体化乃非绝对性地追求个体性权利、自由与幸
福，而是对超越传统共同体更高层的社会制度的依赖，强调一种个体与社会的张力，即一方面对个体

自由的渴望与追寻，另一方面这种个体自由又必须在社会之中获得。
乌尔里希·贝克等西方学者建构起在持续现代化进程中诠释个体与共同体关系的个体化理论。个

体化理论包括脱嵌与再嵌入两个过程，涵盖解放、去魅以及重新整合三个维度。“脱嵌，即个体从历
史限定的、在支配和支持的传统语境意义上的社会形式与义务中撤出 ( 解放的维度) ; 与实践知识、
信仰和指导规则相关的传统安全感的丧失 ( 去魅的维度) 以及再嵌入———其含义在此已转向与个体
化的字面意义完全相反的一面———一种新形式的社会义务 ( 控制或重新整合的维度) 。”② 社会持续
现代化带来的现代性个体化自然会产生对传统性的超越与逆反，乌尔里希·贝克称之为 “脱嵌”
( disembedment) 。脱嵌含有两个维度: 一是 “解放的维度”，即个体日益从外在的社会范畴 ( 如家
庭、宗族和阶级等) 脱离出来; 二是“去魅的维度”，即个体摆脱传统性思想以及价值观束缚。脱嵌
而出的个体不是居无定所，四处游荡，而是要 “再嵌入” ( reembedment) 到一种 “新形式的社会义
务”中，享有的是齐格蒙·鲍曼所讲的“强迫的和义务的自主”，便是“重新整合的维度”。
乌尔里希·贝克的“个体化理论是自反性现代化理论的一部分，或者说，是有关第二现代性理

论的一部分”③。是基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新转型以及古典自由主义与现代主义主相继失灵提出
的新理论学说，用于阐释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转型的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个体化现象。目前西
方发达社会业已完成现代化进程并正处在向所谓后现代社会的转型期，古典自由主义主倡的政治解放

与个体自由为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各国政治实践所践行，现代自由主义倡导的 “积极自由”与国家
责任为二战后的西方福利国家政策所推行，第一现代性的基本原则在西方国家普遍确立。“在第一现
代性下，秩序和行动逻辑的标志在于有鲜明的边界和区分，即在人、群体、活动、行动领域和生活形
态方面有鲜明的边界和区分，这就使得管辖权、资格和责任有了明确的制度归属。”④ 第一现代性个
体化意味着从传统社会形式中抽离的个体，再次陷入现代性制度依赖，处在各种规则制度编织的网络

之中，遵循的是“结构的逻辑”。后工业时代，现代性自觉回应更高现代化进程带来的不确定性、流
动性与风险性过程中，达到其当下发展的临界点，迈上一个新阶段，达到贝克所讲的 “第二现代
性”。第二现代性，也即自反性现代性，是非线性的，涉及规则探寻和反思性判断，遵循的是 “流动
的逻辑”，“与此前的第一现代性不同，第二现代性挑战而非理所当然地承认现代增长的基础，后者
正被那些模糊、流动和不确定的事件所破坏”。贝克所提出的个体化理论指的是第二现代性的个体
化，也即自反性现代性的个体化，人们从第一现代性的社会范畴及其制度中抽离，处于流动的时代，

过着快速流动的生活，“为自己而活，为自己而死”，孤独无依。
中国乡村社会的个体化即不全是欧洲式的 “第二现代性”的个体化，也不是完全 “第一现代性”

的个体化，而是兼具“第一现代性”与“第二现代性”特征的 “交叠型”的中国式个体化。目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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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社会正处在现代化的征途之中，第一现代性尚未确立，既无深植的民主文化，也没有健全的社会福

利保障制度，“况且，迄今为止，与欧洲相比，中国的个体化也还没有在制度上被纳入基本权利体系
( 如家庭法、劳动法) ”①。可以说，中国社会的个体化主要是第一现代性的个体化，处在变革个人与
国家关系的“解放政治”阶段。改革开放后，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繁荣发展，全球消费主义以及后
现代主义思潮深刻影响，加之中国第一现代性尚未确立，除了 “自我”外，个体既无国家所靠，更
无公民社会所依。“为自己负责、为自己奋斗、为自己而活与靠自己而活”便成为人们生存的信条，
中国社会个体化又呈现出第二现代性的个体化特征，又需实现个体与社会关系的范畴转型。可以说，
目前中国乡村社会正处在 “第一现代性”与 “第二现代性”个体化叠加的影响之下，是一种 “交叠
型”的中国式个体化。中国社会的个体化 “同时展现了前现代、现代和晚期现代的情形，中国的个
人必须同时应对所有这些情形”。
在第一现代性与第二现代性交叉压力下，个体与国家以及个体与社会的关系存在着紧张，个体化

的乡村社会必然亟需将 “脱嵌”的个体 “再嵌入”，或再整合到一种 “新形式的社会义务”中，找
到具有确定性与安全感的温馨之 “家” ( roof) 。目前，实现个体化的乡村社会再整合至少应从重塑个
体与国家及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为切入点，借助国家整合与社会整合实现个体的 “再嵌入”。
在现代化进程中，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繁荣发展以及全球化背景下疯狂的自由主义思

潮强势扩张，现代性个体权利意识在广大农村迅速觉醒，春节期间人们基于个体考量的选择性拜年以

及对神灵祖先祭祀的世俗化处理无不彰显着个体权利至上的第一现代性的基本原则。脱离传统束缚的
个体在享有较大自由后体验到莫名的忧虑及不安全感，强烈诉求国家明确确认个体权利，要求国家供

给保障个体权利的制度以及提供维持个体生存发展的基本公共服务。然而国家主导的现代化进程中，
保障个体权利的制度规范以及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却明显滞后。国家不能有效实现对个体的整合，生活
在国家之中的个体缺乏安全感与确定性。
应对第一现代性个体化带来的问题，需要国家对个体进行整合。一方面是要加强国家基本制度供

给，确立公平正义的首要制度价值，废除针对农民的歧视性政策法规，健全完善有关保障个体权利的

制度规范，将个体纳入国家制度范畴，给予个体权利以合法性与确定性; 另一方面是要加强农村基本

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保障个体农民生存发展的基本权利，增进农民生活安全感，有效促进国家与个体

之间的联结与互动，强化国家认同，增强政府合法性。
同时，市场经济驱动的现代化进程所催生的个体化自然会对农耕文明下的传统社会产生逆反效

应，人们纷纷走出各种各样的 “祖荫”，摆脱传统社会思想观念与传统社会形式的束缚。从 “祖荫”
中抽离的个体，即失去了身体庇护的避难所，又找不到心灵抚慰的港湾，四处游荡寻找着自己的

“床位” ( beds) 。但社会却没有提供更多的 “床位”，社会无法实现对个体有效整合。在这个 “无
根”的社会中，个体过着“流动的生活”，承受着 “流动的恐惧”。在快速流动的充满风险的开放时
代里，每个个体都要 “为自己而活”、“靠自己而活”，村庄共同体意识快速弱化，公共精神日趋消
解，身份认同不断解构，乡村社会展现出第二现代性个体化的属性。
针对乡村社会第二现代性个体化，应着重加强社会整合，深入推进农村社区建设。一方面是要培

育各种农村社区社会组织，开展农村社区公共服务，内生出公民社会，孕育出新社会规范与社会范

畴，建立起流动的个体可以驻足的温馨 “家园”; 另一方面是开展农村社区公共活动，繁荣农村社区
文化，促进个体农民间交往与合作，培育农村社区公共精神，累积社区社会资本存量，强化村庄共同

体意识，增进个体归属感，建立社区身份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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